第六章总体感觉比较简单，所以我可能会多做一点背景信息的补充。
首先是对话，对话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在做下面关于消息层次的讨论的铺垫，另一部分是关于音程增值。一开始，是乌龟和阿基吃甜饼，以及解读小纸片上的消息，这个其实就是三个消息层次的场景化。小纸片和福气小甜饼一起被送来，就是框架消息，尤其是纸片这个材料，是承载意义的，它在说：来解译我吧。乌龟和阿基认识这个小纸片上的字母，知道怎么去解码，就是外在消息。内在消息就是语言本身的意义。
很有意思的是这个纸片上的信息的翻译。原文里面是把每个单词中的后两个字母往后移动一个单位，新组成的单词都有自己独立的意涵。译者在处理这部分的时候，用的中文基本都是左右结构，移动字的一部分之后，组成的新的字也有自己独立的意涵。这种文字游戏还蛮好玩的。因为侯世达他自己比较强调的翻译理念是强调意境和创作精神的忠实，并不需要一字对一字。
因为小纸片上的信息是彼此之间没有空隙的，当给它进行解码、划分空隙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的解码机制，所以阿基和乌龟采用不同的解码，得到的意义也是不一样的。这部分应该是在呼应第六章最开头的这个问题“什么时候一个事物不总是同样的”，当解码机制不一样的时候，事物是不一样的。
这里提到俳句，所以稍微做一点点补充。俳句和浮世绘都是江户时代兴起的，最开始是遵循严格的5-7-5的格律，像这里贴的松尾芭蕉的俳句，但是到后面，这种对格律的限制就放松了，更加日常了。所以有这样的说法：熟读俳句三百首，人人会写三行诗。像我们的诗从诗走向词，放宽对格律的限制，更加世俗化。那这里为什么偏偏提到俳句呢？我个人做的臆测，不过也可能是过度解读了——俳句和下文的约翰·凯奇有一些联系，它们的关键词里面都有：禅宗、东方、世俗化或者是泛生活化。这两者在这段对话中，在音乐和文学方面相互映衬。

第二部分是音程增值。约翰·凯奇在这里作为巴赫的参照出场，这部分对应到第六章的主要部分是【再谈巴赫之别于凯奇】。这里稍微对凯奇做一点补充。他受东方哲学、禅宗这些思想影响比较深，很讲求“空”、“无”这样的概念。大家有去听《4分33秒》吗？如果没有听的话，待会或许有机会听一下。因为我讲完之后，要是大家没有问题想讨论的话，现场就会自然发生GEB共读版的《4分33秒》。
这张图是乐谱，总共是3个章节，每个章节都是tacet，静默、休止。这是1952年首映的嘛，我去翻了下那个视频，非常有意思。演奏者没有弹任何一个音符，但是会装模作样地翻页，装模作样地擦汗。所以《4分33秒》包含的音乐就是这个时间段内，特定空间发出的声音，比如说呼吸声、观众席的动静。这首曲子是非常偶然和无序的。
凯奇的用意可能在于解构传统音乐中对于音乐这个概念的设定，去建立新的音乐理念，把音乐给泛生活化，音乐不一定是一首曲子，它也可以是日常生活中任何其他的声音，音乐无所不在。而正是因为音乐无所不在，所以保持静默、去倾听就非常重要。
以《4分33秒》为代表的凯奇的偶然音乐，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创作者放弃对作品的控制，接受它可能产生的偶然和无序。这跟禅宗“空无”的理念还蛮像的。后面贴了一段凯奇的原话，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有回应到《4分33秒》的创作理念的问题。我读一下哈。

《4分33秒》首映之后，发生了件蛮有意思的事情。我没有证实这个事情，大家就当八卦听听。有一位摇滚音乐家，在他的演唱会上沉默了1分钟，然后，凯奇的公司就说他侵权，最后还赔了不少钱。这个故事很好地呈现了什么叫做沉默是金，这就是沉默是金。
那也留给后来者一个很有意思又有点无聊的问题：如果歌手在演唱会上沉默，要收版税吗？虽然凯奇在上个世纪已经过世了。
像中岛美雪，她在1991年的《邯郸》，就有1分15秒的静默，那个时候，凯奇还是在世的。

好，下面是音程增值的部分。就是它有一串原定的音符，在通过音程增值之后，变成了新的音符。而唱片的槽纹只有一种，但是不同的唱头有不同的解码机制，这也是呼应前面俳句的部分，当解码机制不一样的时候，事物的意义就不一样了。
然后侯世达又开始玩双关的游戏，但是感觉这个双关有一点牵强。

接下来是第六章的正文部分。
这章的小节太多了，所以我根据第六章的行文逻辑把一些关键问题整理出来做线索，然后把每个小节就按顺序归类到这些关键问题下面，这样大家看起来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而且我在梳理这些关键问题的时候，感觉也有一种蛮有意思的递归在里边，当作者要阐释清楚这个问题的时候，它会下降一个层次去聊，以此类推，最后再回到最开始的问题。
首先是什么时候一个事物不总是同样的，他在这里提出的两种可能性：意义是消息固有的，还是心灵或者机器与一条消息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如果是后面的情况的话，意义就是不能被定位的。所以作者选择第一种可能性，意义是一条消息所固有的，并且可以被定位，而且具有普遍性。这是这一章的假设，并且后面在不断地印证这个东西。
那既然意义可以被定位，第二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定位和揭示意义。这里用的是两组例子，唱片和唱机，定理和解释过程，它们之间的同构关系就可以作为解码机制，而且这种关系是很明显的。那来讨论一种更复杂的情况，就是遗传信息的解码。
因为遗传信息和生理表征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一对应的，很难确定DNA的哪一段对应你身体的哪一部分生理表现。这里就引出了异常同构和平凡同构的概念。就像《4分33秒》，很难确定它是哪一段、哪一些音符让你体悟到凯奇想传递的东西，所以最好是把它当做一个整体来考量。
但是这个有一点存疑，因为侯世达是在1979年写的GEB，我去找了下这部分这几年的研究进展。比如，Nature子刊上发过一篇研究，就是可以确定鼻子的形状是由哪几段DNA决定的。所以，遗传型和表现型一直都会是异常同构吗？还是说随着研究的进展，它会在未来某个时刻在人类的认识当中达到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以，这个回应消息的普遍性的问题，这种异常同构的关系到底是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
那么，DNA的解码机制到底是什么？是需要有合适的化学环境让遗传型表现出来，还是智能就可以解读DNA上的意义呢？这里就引入飞碟和太空幻景，如果事物脱离了它原有的环境，内在的意义是否还能被解读出来？以及是怎么解读的？这里就把消息分为三个层次：框架消息、外在消息和内在消息。
这里做了一个追问，是人把意义赋予材料，还是意义本来就在那里？我在这里做的回应是：意义本来就在，但是人在探究意义的过程中会建构起某些材料承载意义的认识，也就是形式中存在内容。但这里提到的非周期性晶体结构我没有理解得很好，找了一些资料，感觉不是很整全，大概就是说非周期性晶体结构是具有生命特征的。大家如果了解的话，等下不妨聊一聊。
往后，就是形式中存在内容，但又延伸出一个问题：形式的无尽递归会阻碍你解读内容吗？就是前面提到的，在使用任何规则之前、在去解读这条消息之前，必须有另一个规则来告诉你如何使用这一规则；换句话说，存在一个具有无穷多层次的规则体系，这就阻止了对任何规则的使用。
但是，这里有一个跳出机制，就是智能。大脑是物理实体，在运行的时候不需要有一套规则来告诉你你要如何运行，所以这就打破了这种滚雪球的递归。所以至少在人类这个范畴上，智能是自然的，所以这种释读机制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既然解码机制是一样的，那么某种程度上，意义就是事物本身自带的。
这里强调的范畴就是人类自身，那如果存在其他智能，他们在更普遍性的情况下如何揭示意义？这里就涉及到两个关键点。
凯奇的音乐要放到文化背景下去考量。
由此衍生出最后一个问题：要恢复一条消息，需要多大程度上理解它所处的环境，也就是，DNA中的消息有多大普遍性。这个问题又回到最开始的假设，意义是可以被定位并且具有普遍性的。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是遗传型没有达到表现型的状态，那人们可能会觉得堕胎是女性在支配自己的身体。如果达到了表现型的状态，人们可能会觉得堕胎是在扼杀生命。这个度不一样，事实真相的认定也是不一样的。
刚好最近看了几部跟这个相关的电影，感觉里面的内容对这章也有继续的思考。
《正发生》讲的就是堕胎的故事，背景是1960年代的法国，一个女大学生意外怀孕，她很想堕胎，但堕胎在当时是犯法的，所以她尝试各种办法、冒着生命危险在堕胎。一个印象深刻的镜头。这是改编自安妮·艾诺的自传小说。
《代孕者》讲的是印度一家代孕机构的故事。就是受精卵培育好之后，把它移植到代孕者体内，以获得合适的化学环境，发展成表现型。
即使是遗传型已经成为表现型了，也是需要合适的化学环境去发展的。像人体器官的移植，化学环境不合适可能会产生排异。

读完之后，我在思考的是，第六章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总体感觉是，我们日常信息的传递过程在这一章被放大了，所以可以很容易让人去省思日常的沟通。为什么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因为每个人的解码机制会比较不一样，获取到的意义和消息也就会不一样。
理解消息的产生环境，比如凯奇的音乐，随机性比较大的事物和环境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最后是考虑信息的适用范围。
